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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乔装探路30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我很快抵达岗亭，给药不然打了
一个电话，然后搭乘旅游区的车回到
市区。一下车，药不然的车已经在那
里等着了。

一见面，药不然冲我笑嘻嘻地说：
“这10天吃不上肉，你可又瘦了。”

药不然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说了10
天来的情况。故宫方面在沉默许久之

后，率先在北京发表公开声明，称香港
所谓的《清明上河图》真品纯属无稽之
谈。随即百瑞莲拍卖行发表声明，说愿
意与故宫藏品一起公开接受权威机构
的碳-14检验。

我冷着脸问：“戴鹤轩呢？我记得
你不是说过要显显你的手段？”

药不然一拍方向盘，露出狡诈的笑
容：“嘿嘿，算你小子赶得巧，收网就在
今晚，你一起来看个热闹吧。”

我没有继续问，目视前方，斗志
昂扬。

吉普车在南京市里驰骋，药不然没
带我去江边，反而把我带到了南京大酒
店。药不然把车停在附近，和我一起走
进酒店大堂。他早就开好了房间，我洗
好澡出来，拿着浴巾擦头，忽然看到床
上搁着两套白裤子、红马甲，跟在大堂
里的服务生穿的服装一样。衣服旁边
还放着一摞宣传材料，印制非常精美。
我翻了几页，都是讲各种名贵瓷器的。
我换好了衣服，药不然也换上了一套，
我们俩摇身一变成了酒店服务员。

药不然看看时间，快到下午5点
了，便招呼我抱起资料离开房间。我
们走到二楼宴会厅的走廊，药不然忽
然停下脚步，将手扶在旁边的栏杆上，
向前探过身去，然后冲我一笑：“正主

儿来了。”
只见在大堂通往二楼宴会厅有一

个螺旋式大理石楼梯，一群人正顺着楼
梯往上走。我定睛一看，走在中间偏右
身着唐装的正是戴鹤轩，他双手捧着一
个紫檀木匣子，看起来像是很贵重的东
西。而被人群簇拥在正中间的，是一位
头发花白的慈祥老者，他手持拐杖，身
着中山装。

我看了一眼药不然，药不然得意地
说：“那天我一进江边别墅，就听到戴鹤
轩跟那个领导说这一周有酒宴。我估计
这次酒宴级别低不了。南京国际大酒店
的主厨是做淮扬菜的高手，戴鹤轩要请
人，八成就是这里了。”

我问他：“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很简单，看好时机，咱们把这些资

料往各位宾客手里一发就是。”
我越发迷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药不然拉开一条门缝，朝正厅里望
去，客人们基本上都落座了，戴鹤轩坐
在主位，那位华发老人坐在主宾位，其
他人按次序围成一圈。

戴鹤轩打了个响指，一个徒弟连忙
小心翼翼地把那件紫檀木匣子捧过来，
搁在餐桌上。

戴鹤轩说：“这是大明永乐年间的
内府梅瓶。梅瓶乃是酒器，内府梅瓶里

头盛放的自然是给皇帝喝的御用佳
酿。只是不知何故，这酒瓶未及开封就
流落民间，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瓶中古
酒历经600余年未曾启封，酒味醇厚。
今日与各位齐聚此地，这就是缘分。缘
分不到，不可强求。缘分到了，自然也
不能错过。”

徒弟不失时机地递过一把小巧的
铁锤。戴鹤轩抄起锤子：“今天我就破
封启瓶，与诸位一享这永乐佳酿！”

戴鹤轩抄起小锤，对准瓶口猛然
敲去。

药不然冲我眨眨眼睛，翻开宣传册上
的一页。我一看，立刻明白他的用意了。

我们两个各自托着一碟凉菜，端上
桌去。酒桌上的其他人还沉迷在永乐
年间的陈酿中，根本没注意服务员进
来。我和药不然一左一右，悄无声息地
来到了戴鹤轩的两侧。

戴鹤轩正拈盅微笑，忽然发觉身旁
多了两个服务员，他随便扫了一眼，先
是一怔，随即脸色阴沉下来。

“你们两个不回北京，来这里干什
么！”戴鹤轩压低声音说道。药不然满
脸堆笑着凑过去，把宣传画册打开：“戴
老师，我们是想请您点菜。”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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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情敌出现

她把被子往旁边一扯，睡到床的边
缘，背对着我，嘀咕道：“以后不许说了，
提都不能提。”

当时我没有多想，甚至觉得她在发
神经，直到有一天夜里，我在海边工地
的活动板房里梦见她离我而去，才终于
明白她当时为何恐慌。

那段时间，南京的一个公子哥儿与
她走得很近，互相加了微博和QQ，无论
凌一尧发布什么，他都会在第一时间进
行评论。有时言辞之谄媚、态度之暧昧

令我恼怒。
“那个人是谁？”我问。
凌一尧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学长，

已经毕业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在QQ群里问毕业论文的事

情，是他帮我的，就这样认识了。”说到
这里，凌一尧才反应过来，问我，“你干
吗问这个？你想知道什么？”

“随便问问。”
她顿时生气了，说：“你想知道什么

就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我依然不改口：“没什么就是没

什么。”
凌一尧恨恨地指责道：“你知不知

道我最讨厌你什么？你总是封闭自己，
不让别人知道你的心思，要别人去揣摩
你的想法。你要是怀疑什么就直接提
出来，我不主动解释的话你永远怀疑，
我主动解释的话又是不打自招，你说我
该怎么办？”

矛盾几乎被挑明了，我也不再掩
饰，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说实话，你知
道他在追你吗？”

“没有吧，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只是
借资料时见过一面而已。”

“可他明显是喜欢你，你没有提出
异议就是默认。”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我接不接
受是我的选择，但你现在不能剥夺我交
朋友的自由，我也没有约束你和什么人
来往啊。”

我反驳道：“我在这个鬼地方能和
什么人来往，难道跳进大海去龙宫勾搭
妹子？我都快3个月没有见过一个40
岁以下的女性了。”

凌一尧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地笑。
她这样一笑，我又冷静下来了，说：

“抱歉，我不该那样发脾气。其实我很
相信你，只是看到别的男人在微博上向
你献媚，我就觉得特不自在。”

“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话虽如此，现实却不尽如人意。那

个学长依然在她的个人主页里神出鬼
没，我经常为此生闷气，而她想要厘清
这种关系又无从下手。

“他又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
提啊！”她似乎比我还急，“我本来想把
他拉黑算了，可是我写论文时人家提供
资料了，现在突然把他拉黑有点过河拆
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思索片刻，然后点头：“明白。”
“那你信任尧尧不？”她又开始发嗲

起来。
“当然……”
“好！那我告诉你，学长有女朋友，

他和我只是校友和朋友的关系，保证不
是你担心的那样。你要是再多想了，就
要想想我对你的保证，行不行？”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我也不好继续
深究，两人若是走到发毒誓表忠心的地
步，这份感情也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我
一口答应下来，承诺不再忌妒和猜疑，
给她足够的自由空间，而做到这一点非

常简单——将手机上的微博客户端卸
了，眼不见为净。

然而，不出一个礼拜，她心情不悦
地打电话过来，说：“那个学长今天找我
说话了。”

“说什么了？”我紧张地问。
“他说自己和女朋友之间不合适，

快要分手了，还说对我一见倾心，朝思
暮想，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他不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啊，他说希望参与公平竞争。”
“竞他妈的争！”我顿时火冒三丈，

恨不得跨马提刀奔赴南京。我在这里
风餐露宿地卖命工作，那家伙在千里之
外趁机挖墙脚，这种人就该请武二爷显
灵来取他的狗头。

“怎么了？”凌一尧坦然地笑道，“反
正裁判都是你的人，你还怕竞争？”

“裁判？”我愣了一下，随即醒悟过
来，“那裁判怎么说？”

她嘿嘿一笑，说：“红牌罚下，永久
禁赛。”

凌一尧没有再与那个学长客气，删
了微博和QQ，并且和他挑明断绝所有
来往。

最有安全感的恋爱就是这样，无
论第三者的条件多么优越，手段如
何巧妙，都无法入心半分，因为只有
我们身边的那个人，才与我们的爱
情有关。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